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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毓黻(1887～1962年)，辽阳人，字静庵，斋名静

晤室。金先生曾历乱世，屡屡易职，16岁时曾辍学经

商，还曾被日军投入过监狱；他先有十八年的从政生

涯，后来便一直在高校或研究所任职。金先生 1916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36年起历任中央大学教授、历

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和东北大学教授、东北史地经

济研究所主任，新中国后又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

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先生聪慧勤勉、矢志不

移，对史学研究情有独钟，治史范围极广，在史学史、

史学理论、文献学、目录学、地方志、东北地方史、中

国近现代史等领域都有卓越贡献。①

金毓黻一生潜心问学，著述繁富，有史学专著十

六部(其中三部为合著)、丛书与史料书八部以及史学

论文百余篇。代表作品有《中国史学史》、《东北通

史》、《宋辽金史》、《渤海国志长编》等；其丰硕成果泽

及后学，治学精神和治学方法非常值得学习和借

鉴。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对金氏学术成就的研究，大

多集中在史学史、东北史、《静晤室日记》、《辽海丛

书》及其治学思想等方面，其辽金史研究鲜有被涉

及。迄今仅见赵岩的《金毓黻〈宋辽金史〉研究》，该

文根据《宋辽金史》评述了金氏关于契丹对幽州地区

的统治以及金朝衰亡原因的研究。实际上，金毓黻

对辽金史饶有兴趣，且成就卓异。他曾自述：“生平

喜读乙部之书，重点放在宋、辽、金三史一段，并注意

东北故乡地方掌故。”②在他看来，“研究辽金史饶有

兴趣，而研究东北史亦才有兴趣矣”。③有鉴于此，兹

据金先生《静晤室日记》、《宋辽金史》、《中国史学

史》、《东北通史》、《辽海丛书》、《辽陵石刻集录》等著

述，对其辽金史研究予以梳理和探讨，以彰显其卓著

的学术成就、崇高的学术风范和深远的学术影响。

一、爱国忧乡——重视辽金研究

根据《静晤室日记》记载，金毓黻先生研究辽金

史大致始于1923年11月借阅《辽史》八册、《金史》二

十四册，终于1957年3月撰成《〈契丹大小字考释〉一

文的意见》，中间于1942年出版《宋辽金史》。其研究

时间前后跨越二十四年，研究成果几乎涉及辽金社

会的各个方面，为辽金史研究做出了非凡的贡献。

金先生涉足辽金史研究，不唯出于个人兴趣，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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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经世致用之愿。清宣统二年(1910)，遗老郑孝胥来

时称奉天的沈阳游玩期间作诗曰：“北俗虽豪缺风

雅，麕集屠沽作都会”，以尖刻甚至污辱性的语言嘲

讽沈阳人没文化。此事令当地人大为不满，时年 23
岁的金毓黻亦深受刺激，认为郑氏诗作“鄙视辽人之

意溢于词表”，从此矢志研究东北文化。更有甚者，

先生的青年时代正值帝国主义日本蓄意侵华、觊觎

东北之时，一些别有用心的日本学者为此大肆歪曲

东北历史。在《东北通史》引言中，先生对此也有描

述：“今日有一奇异之现象，即研究东北史之重心，不

在吾国，而在日本……其搜材之富，立说之繁，著书

之多，亦足令人惊叹。试拣其国谈东洋史之专籍，十

册之中，必有一册属于东北，论东方学术之杂志，十

篇之中，必有一篇属于东北……世界各国学者凡欲

研究东洋史，东方学术，或进而研究吾国东北史，必

取日本之著作为基本材料，断然无疑。以乙国人叙

甲国事，其观察之不密，判断之不公，本不待论。重

以牵强附会，别有用意，入主出奴，积非成是，世界学

者读之，虚作如何感想。是其影响之巨，贻患之深，

岂待今日而后见?”因此，发愤研究东北史、在该领域

里奋起直追对中国学者来说已经是刻不容缓了。

在先生看来，研究东北地方史，一可激发国人之

爱乡爱国精神，二可驳斥日本学者之种种谬说。为

了“振兴中国学术，更为了正确展示历史进程，澄清

历史事实真相，唤起大众的爱国热忱，激励大众收复

故土”，④金毓黻以“爱乡邦、御外侮”的思想为指导，

从1923年下半年开始逐渐将治学的重点转移到东北

文献及东北史地的研究上。⑤除了学术研究，他还多

次在报刊上发表契合时事的文章，如《我国东北民族

考》、《从史实上证明东北为中国领土》、《纪念“九一

八”与收复东北》等。这些文章的字里行间都可见一

个史学研究者治学态度的严谨和爱国情怀的洋溢。

要研究东北历史，必得研究辽金史，因为东北是

分别建立辽、金政权的契丹、女真两个民族的肇兴之

地，东北地区的山川地理、历史掌故都与这两朝有紧

密联系。“辽金二史之纪事，与东北有关者几居其

半……且近年在东北发见辽金时代之史迹，多至不

可胜纪。果由研究东北地理，而从事改修辽、金二史

之大业，此亦为吾国史学界结一璀灿光华之果。”⑥这

也正是他认为“研究辽金史饶有兴趣，而研究东北史

亦才有兴趣”的根本原因。⑦荣文库将金氏对东北史

的研究的贡献概括为三：“一是对东北史总略和东北

史地的研究；一是东北史史料的搜集和整理；一是东

北地方志的编纂。”⑧实际上，金氏对东北史的总略及

研究主要包含着对辽金史的总略及研究，对东北史

料的搜集与整理更多是对辽金史料的搜集与整理。

由研究东北地理到研究东北史，再由研究东北史到

研究辽金史，乃是自然之理。

金毓黻涉足辽金史，固然源于辽金史在东北史

研究中的必要性，同时也是出于民族情怀和对辽金

历史地位的重视。在金氏之前，辽金史从未作为专

门史被研究过，都是作为宋史的附属部分被提及一

下；这实际上涉及宋辽金三朝的正统之辩。元朝修

这三部史书时，也曾面临这个难题，最后采取了“各

与正统”的处理办法，将议论留与后人。金先生在写

《宋辽金史》时，也对正反两方面的意见进行了考

量。从民族角度出发，考虑到汉族人口最多、历史最

长、文化最深，应以宋为正统，因为“同是汉族，而僭

窃之君不能为正统，四周夷狄与汉族同主中国，而夷

狄之君不能为正统”。若从史实角度出发，考虑到三

朝的统治区域和立国时间，“辽史仅当北宋的十分之

一二，而金史则当南宋十分之四五，后世修此一时期

历史，不能存偏狭之见，而为之抹杀事实，辽金二史

终不为研史者所废。”在此基础上，金先生得出折中

的结论：以宋史为正史而以辽金史为别史。

尽管最终金先生还是以宋为正统，但是在讨论

过程中他反复强调了辽金史的地位。他认为“只有

三史兼治，才能相得益彰，存偏狭之见，斥辽金史为

不足观，则精详之史实，既不能尽弃，也大背史家宁

繁勿略之旨，此又宋与辽金在国史地位之又一解释

也”，又说“辽金二史之分量，虽少于宋史，亦需相当

之时日，乃得终业”。⑨《宋辽金史》共九章，其中涉及

辽金者七章，此比例体现了“以宋为主、三史兼治”的

原则。此书奠定了金先生在辽金史学界的重要地

位；言金先生在辽金史领域首开“三史兼治”之先河、

对辽金史研究有筚路蓝缕之功，应不为过。

二、博考典籍——品评史书优劣

之所以在金氏之前辽金史研究不被重视，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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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契丹、女真被视为夷狄而遭到轻视之外，还由于

《辽史》修纂粗疏，讹误较多(《金史》虽不类《辽史》之

劣，但亦有阙漏之处)。也正是因此，改修辽、金史才

成为金毓黻的夙愿。要达成此夙愿，先要清楚各版

本史书之优劣高下。金先生的做法是博考典籍、史

书互证。

1.对《辽史》的研究

先生曾言：“治史学非多读书不可，近治辽史，颇

感参考书不足，至各校馆觅之，亦不能得，姑就所得

以为比次而已。”⑩此“所得”有百衲本、乾隆时殿本、

明朝时监本和川版《辽史》。通过研读比较，金先生

认为《辽史》以百衲本为最善。

对于《辽史》编修的见解，金先生十分认同冯家

昇《辽史源流考》中的观点。金先生曾言：“《辽史》一

书是杂掇诸书而成，《本纪》之文多据辽诸帝实录，

《列传》之文亦多本旧史，至诸《志》则采于宋人之作

颇多，且彼此杂揉殊乏条理。”如，《辽史·百官志》中

南北面官之说多与《亡辽录》中所言类同。又如，《辽

史·兵卫志》记：“辽亲王大臣，体国如家，征伐之际，

往往置私甲以从王事。大者千余骑，小者数百人，著

籍皇府。国有戎政，量借三五千骑，常留余兵为部族

根本。太子军。伟王军。永康王军。于越王军。麻

荅军。五押军。”金先生认为此是抄于《宋史·宋琪

传》所记：“量分借得三五千骑。述律常留余兵为部

族根本。其诸大首领有太子、伟王、永康、南北王、于

越、麻答、五押等。于越，谓其国舅也。大者千余骑，

次者数百骑，皆私甲也。”与此相类者非此一处。

金先生虽然认为“《辽史》抄袭宋人成著者甚多，

而多不得其解，不必一一求通”，然“《辽史》虽病疏

略，然其善处亦不少也”。《辽史》之中，以《本纪》最

为先生推崇。他曾言：“余细检《辽史·本纪》，除上举

数事之外，无一误者，可知其所据之底本确为辽史官

之所记。且本纪所记详于本传，故考辽代事者，不可

不详读本纪。”

2.对《金史》的研究

辽朝历史虽然比金朝要长一百年，然从中华书

局校点本看，《辽史》仅存五本，《金史》则有八本。《金

史》能得以比较完整的留存，明末清初政治家孙承泽

在《春明梦余录》中认为是得王鹗与元好问二人之

力。金先生赞同此说，并认为刘祁所著《归潜志》中

所载金事亦是详细，“是故金史之不亡，三人之力，而

鹗创始之功为巨，又不能置刘祁而不数也”。经金

氏考证，《金史》虽多据《实录》而成，亦多取自元好问

的《壬辰杂编》、《中州集》和刘祁的《归潜志》。此外，

南宋陈元靓所著《事林广记》也多有可补《金史》不足

之处。但总的来说，对一些史实的记载《金史》还是

较其他史书更为详细与可信。如《金史》对爱王谋反

一事的记载就比《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大金国志》

更为可信。此外，《金史》、《辽史》还可互证以补不

足。《辽史·张琳传》载，张琳卒于金人未破燕京之前；

而《金史·左企弓传》载：“太祖驻跸燕京城南……辽

致仕宰相张琳进上降表”，可知张琳当时尚且在世。

金先生认为：《辽史》因张琳年事已高就言其卒，是省

略而言，并未确认；而张琳降金一事，辽史也并未

记载。

金毓黻先生通过亲自考证得出了与前人一样的

对《金史》的高度评价：“元人修《金史》，本其国史旧

作，故能出宋、辽二史之上。《金史》之雅洁，颇似《三

国志》，惜无裴松之一流人为之作注耳”。

3.对其他辽金文献的研究

因为《辽史》极为简略，先生曾言：“幸得元人收

拾残丛，撰成专史，否则一依明人之见，鄙夷而不屑

详述，则辽代君若臣之事迹及其典章制度，早委诸荒

烟蔓草而不可考矣”。言语中透露出对《辽史》草草

编修的无奈以及对《辽史》得以残存的欣慰。为补官

修史书之阙遗，金先生在私修的辽金史书的价值与

真伪鉴定上也做了大量工作，《契丹国志》、《大金国

志》、《辽史拾遗》、《辽小史》、《资治通鉴》等都在先生

品评范围之内，此类史书多为后人综辑。

先生在《静晤室日记》中记载，《契丹国志》多抄

袭于宋琪的《平燕十册》、史愿的《亡辽录》、洪皓的

《松漠纪闻》以及《五代史记》、《通鉴》、《续通鉴长编》

等多种著作。例如，其二十六卷《诸蕃记》抄于《松漠

纪闻》，其二十二卷《四京本末》之上京条抄于许亢宗

之《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所记来州以东的情

景，其南京条亦是抄于《行程录》所记燕山府之语。

金先生对三种版本的《契丹国志》中的四卷进行校

正。此外，《契丹国志》中所记辽诸帝年月舛误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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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契丹国志》所记内容与《辽史》多有不合。金先生

考证后认为《契丹国志》“不如《辽史》远甚”，但也并

非一无是处，其中亦有“为《辽史》所无者”。如《契

丹国志》记载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卒于保大三年，而

《辽史》误为保大四年；又如，《辽史》中松州城的地理

位置不详，仅有“中京正北八十里至松山馆”一句，

而《契丹国志·富郑公行程录》载：“自中京正北八十

里至临都馆，又四十里至官窑馆，又七十里至松山

馆”，更为详正。类似此四例者，不胜枚举。

《大金国志》经金氏考证认为，它多采于元好问

的《中州集》、《壬辰杂编》等书，作者为元代人而“依

托懋昭之名”，“视契丹国志为胜，亦有可补金史之

阙佚者，故考古者重之”。金人王寂所撰《辽东行部

志》虽仅寥寥数篇，在金氏看来可用以与《辽史》、《金

史》互证。洪皓的《松漠纪闻》对于金先生而言，更是

“所记金源轶事，为正史所不载者，宜将全书细心读

之。”其他如明人杨循吉的《辽小史》、宋人司马光的

《资治通鉴》、近人缪荃荪所撰《全辽文》等等，金先生

都加以比较、品评，指出其可取之处。这样的工作

量，非史学功底扎实、治学严谨耐心而又刻苦勤勉之

人不可为，足见金先生的大家学术风范；而辨别史书

之真伪优劣，则是裨益后学、功德无量之举。

三、严密考证——修订记载谬误

金毓黻先生对辽金史研究的各个方面都有所涉

及，具有全面性和开创性，不仅涉及政治制度、历史

地理，还对辽金时期的历史人物作了前人未做之研

究。只是针对性成果相对较少，仅有《宋辽金史》一

部，其他成果大多散见于《静晤室日记》之中。在《宋

辽金史》中，他深刻分析了幽云地区对辽朝统治者加

强对中原统治的重要意义，还总结了金朝衰亡的原

因：一为戕杀宗室，二为极端汉化，此外还有乣军之

叛、群盗之滋等。

金先生曾在北京大学受教于语言文字学家黄

侃，而黄侃又是精通文字、音韵、训诂的朴学大师章

太炎的学生。这样的师承，保证了他在史料考证方

面的功力深厚。金先生本着求真的治学态度，修订

了大量辽金相关历史记载的谬误，尽可能地还历史

以原貌。这不仅在当时有助于“御外侮”，在后世也

是意义重大。

1.对辽金政治制度的研究

辽、金为少数民族政权，其制度虽多效仿中原汉

族王朝，但也带有自身的民族特点。这对于任何一

个研究辽金史的学者而言都不容忽视，金毓黻先生

对此也十分重视。例如，他对辽代最重要的政治制

度——南北面官制度做了深入研究。他首先肯定了

“以北枢密院治契丹，南枢密院治汉人”的二元体制，

并将其与前朝录尚书事、宋朝领三省事列为一例，都

是政府重心。南面官中虽设有大丞相及左右丞相，

但都是虚位，权力主要集中于南院枢密使手里；实际

上是北、南枢密院分掌北、南之军政大权，且北枢密

院权力更高。他认为辽朝是枢密使位于百官之上，

北面官中的北、南二府宰相也应居北院枢密使之下，

但《辽史·百官志》却将宰相列于枢密使之上，不为妥

当。为了能更明确北面官制中各机构的职能，金先

生还以清代官制加以比较，如将北枢密院比为军机

处，掌军国大政；北、南二宰相府则比为吏、户二部；

北宣徽使则如内务府与工部；大惕隐司又如宗人府；

夷离毕院则如刑部及都察院；另有大林牙院有如翰

林院；敌烈麻都司如礼部。

通检、推排之制是金朝的重要的户籍制度，前者

始于世宗大定四年，后者始于大定十五年九月。起

初二者概念略有不同，但世宗之后已无区别。二者

所检之对象都为物力，而物力之范围无明确划定。

据金氏考证，世宗时期物力尚包括土地、奴婢、牛具

以及积粟浮财等；到了章宗明昌初年则有“命民之物

力与地土通推者”之语，即此时物力已不包含土地；

而到了泰和二年时，又有“既问人户浮财物力”之

言，可见此时浮财也已不在物力之内。

辽金时期的横宣使、横赐使之称见于郑麟趾的

《高丽史》之中，却并不见于《辽史》之中，《金史》之中

也只有横赐之称。日本学者稻叶君山的《契丹横赐、

横宣之名称》一文对此二称谓有所研究，认为“横”字

义同横帐之“横”而“横”又同“潢”；认为横宣、横赐之

称源于契丹国主的横帐，为敕宣、敕赐之义。金先生

质疑这种观点，“若如稻叶氏所释，则为凿之使深，强

作解人，恐与原义不合，余不敢曲从也”。据先生考

证，横赐一说，已见于唐代，是为契丹所袭用。宋朝

避讳横字而将“横”改为“泛”；而契丹之所以有横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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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赐、横宣之称，乃是“以别异于与国”。

2.对辽金历史地理之研究

金先生曾言：“研史者不明地理，则郡邑之分合，

山川之向背，民族之分布，户口之耗息，物产之丰绌，

人文之变化，皆不能曲证旁通，究其原委。由是言

之，与历史关系最密者，舍地理其谁属”，同时认为

研究东北地理，“辽、金二史宜取其全部读之，而《地

理志》尤要，一字不可忽略。”他在《东北通史》中就

对辽上京临潢府、中京大定府及金上京会宁府等地

进行过考证，在《宋辽金史》中也曾着重论述过辽朝

所占据的幽云地区，认为十六州之外，平州、营州、易

州也都为辽朝所据。

金氏对辽金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贡献，还在于

他对某些地域的位置、归属及名称的来历变迁等问

题的重新考证，而不盲从前人。在《东北通史》中，他

结合宋人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与日本学者箭内亘

之考证，对耶律阿保机所居“汉城”之说的位置重新

研究，认为汉城应在滦河上源、檀州西北、炭山东南

之地，对近人姚从吾的考证予以辨驳。关于契丹灭

渤海国之时曾围攻的“忽汗城”，据宋人记载为扶余

府，但经金先生考证应为上京龙泉府或为中京显德

府。关于辽阳故城辽州沈州诸地的归属问题，金先

生结合对数史的考证，认为应在辽东南部，而不属于

渤海国。类似地，他还对《辽史·太祖纪》所记“太祖

所崩行宫在扶余城西南两河之间”的“两河之间”为

何地进行了考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除此之外，在

《静晤室日记》中，他还结合多种史籍之记载，对辽代

通州、宁江州、冷山、显州、木叶山等地准确地理位置

的考证，都是前人考证有误或未深入研究之问题。

3.对辽金历史人物之研究

由于语言的不同，契丹、女真上层统治者往往会

同时有一个汉名和一个契丹或女真名，甚至有一人

多名的情况。这在各类史书中不胜枚举，甚至在同

一史书中也会出现一人多名，这往往给研究者带来

困扰。此外，由于辽金史籍的简略、残缺，一些人往

往只见名而不见传。因此对辽金历史人物进行考证

也是必要的，金先生在这方面也付出了很多心血。

金先生对辽代人物的研究，首先涉及辽朝皇族

的名号和谥号。辽穆宗耶律璟改名为明的原因，钱

大昕在《二十二史考异》中认为：“当是后周避庙讳更

改”，但金先生发现穆宗改名为明在辽代已出现，辽

庆陵哀册中对此有明确说明，并非后来史书所改。

他还对《辽史·营卫志》所载“孝文皇太弟有敦睦宫”

之中的孝文皇太弟为何人、西辽耶律大石的号“葛儿

罕”等问题进行了考证，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此

外，金先生对一人多名的情况进行了考证。例如，他

认定《册府元龟》所记“附得东丹王堂兄京尹污整书

问慕华行止”中的“污整”与《辽史》所记的“兀里轸”

为同一人，污整为兀里轸的异译；《续资治通鉴长编》

中所记，“辽主遣永州观察使耶律襄，太常少卿、史馆

修撰贾师训，来贺正旦”中的“贾师训”与《辽史·道宗

本纪》中所提到的“贾世勋”为同一人；《辽史》、《金

史》中都记有李石一人，但是金先生经过考证断定两

者决非一人。

金先生研究的金代人物主要有熊岳人王庭筠、

完颜希尹与王寂，其中研究最深的当属熊岳王氏家

族，此家族中的王庭筠(字子端)更是先生颇为赞赏的

金代文学大家。他认为“金源一代文学之彦，以黄华

山主王子端先生为巨擘，诗文书画并称卓绝”，同时

代的文人如党怀英、赵秉文、赵沨、李纯甫、冯翰璧皆

不及此人。由于《金史》对这位金代大文学家的记载

仅寥寥数言，金先生不但为其重新作传，还对王庭筠

不为当时的金朝文人所待见一事也作出辩解。金毓

黻先生极为推崇王庭筠，认为其诗、书、画三者俱佳，

可谓代表东北作家之不二人选。这是先生对东北之

地无文人之论的强有力反驳，也从侧面体现了他对

东北大地的情怀。

此外，金先生还对《金史》中所记人物的错误或

分歧，进行考究与订正。如《金史·梁肃传》记：“梁肃

字孟容，奉圣州人”；然《续夷坚志·天赐夫人》却言

“广宁闾山灵应甚者，参知政事梁肃家此乡之牵马

岭”。据金先生考证，此处乃《金史》之误。

四、广搜材料——拓宽证据范围

金景芳在评论金毓黻先生时曾说，“先生治史，

继承了我国旧史学的诸多优良传统，终生勤苦钻研，

博极群书，悉心考察，实事求是。先生做学问尤其注

重实地调查，解决问题务求达到折衷至当。”金毓黻

先生不放过任何可资利用的材料，不但坚持对现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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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史籍中出现的纰漏与矛盾进行一一对比与订

正，还充分利用考古文物。金先生的每一项研究都

不是单纯的就书论事，而是对多种现存典籍或各种

证据材料的旁征博引，以期将历史进行最大程度上

的还原。

首先，金先生充分利用每一种与研究内容相关

的史籍，这些不同种类的史籍或者用以互证，或者被

综合起来。在研究辽朝舍利司的制度之时，金先生

认为耶律氏源于世里氏，因此怀疑此舍利之音同于

世里，而且舍利与舍利郎君之义并不相同。他结合

《续资治通鉴长编》、《契丹国志》、《五代会要》等史籍

认为：舍利为军校之专称，而舍利郎君则为皇族子弟

无职事者之称。先生在研究金末帝完颜守绪谥号为

哀宗或为义宗一事上，就查阅了《金史》、《二十二史

札记》、《大金国志》、《元史》、王恽的《玉堂嘉话》等史

籍。他认为义宗之号为金人王鹗所追，而哀宗之号

是在修《金史》之际，为元顺帝所定；元修《金史》又以

王鹗所撰《金史》为底本，是以《金史》本纪中称哀宗，

而百官志与食货志中称之为义宗，是“未及一一订正

故耳”。在对金代人物王庭筠的研究上，金毓黻先

生编录的《辽海丛书》收录了其著作《黄华集》八卷，

内容源自《金史·文艺传》、《金石萃编》、《沂州志》、

《汾阳县志》、《全金诗》、《遗山集》、《中州集》、《滏水

集》等个人文集或地方志中与王庭筠及其家族有关

的碑铭、诗词等。通过对这些史籍的择取与收录，才

有了对王庭筠生平较完整地展现。

其次，金先生非常注重以考古文物证史实这一

方法在辽金史研究中的运用。王国维曾提出“二重

证据法”，主张在史学研究上既要结合“纸上材料”，

也要综合“地下新材料”。金先生对此十分认同，认

为“惟金器最为证史”，此金器包括印章、铜钱古币、

铜釜、碑铭哀册等。金毓黻先生通过将史籍文献和

考古文物结合运用，开辟出一条新的辽金史研究道

路，弥补了辽金史文献的不足。先生曾言：“地不爱

宝，取以证史，诚有趣之事也”；又说：“金石可资证

史，又可改史文之误”。金先生为“二重证据法”在

辽金史研究领域内的运用开创了先河。

在《略论近期出土的辽国历史文物》一文中，金

先生对墓葬中出土的白瓷器、银器、铁器、马具、衣服

之类的文物进行一一说明，并探讨了当时的瓷器、铁

器的生产和养马情况。最重要的是，这些文物证明

了辽国社会的两件事实：“1.在辽国的劳动人民，除

其本族有一小部分外，不是出自被他俘虏的中国北

方的汉人，就是被他征服或灭亡的小部落民族。2.辽
国贵族的生活，虽然极其奢侈，但仍然保持他们的喜

好骑射长于战斗的优越风尚。”在考证此墓的主人

时，金先生也做到了文献与文物的完美结合，在其

《辽国驸马赠卫国王墓志铭考证》一文中结合墓志铭

与史籍列出九大理由，认为此驸马卫国王应是阿保

机之婿萧屈列，驸马之妻则为阿保机之女质古。

最后，以文物与文献互证，在金先生的辽金史研

究中也有很多例子。《辽史》、《金史》等史籍的缺漏与

错误，历来为史学者所诟病，金先生对此也深有感

触。他曾依辽臣张正嵩及其子思忠的墓志铭，考证

辽代不但有节度使一职，还有节院使一职，位列节度

使之后，而《辽史》对此失载。再如，据辽圣宗哀册拓

片、钦爱皇后哀册拓片与宣懿皇后哀册拓片可知道

宗年号为大康、寿昌，然《辽史》却将大康记为太康，

将寿昌记为寿隆；《契丹国志》更谓道宗无此二年

号。又如，通过对金印“上京路军马提控木子号之

印”的研究，金先生对《金史·百官志》对此官的失载

作出考证，他推断上京路军马提控之职应当设于贞

祐三年九月，为新设之官。此官名《金史》不载，原因

盖是贞祐三年金已南迁，新设之官不遵祖制而未悉

载。又据李兆洛《纪元编》中所记金代刘永昌曾僭号

天赐，并结合《金史·完颜佐传》，知天赐有二年，故背

部刻有“天赐二年造”的金代形制印“都统所弹压印”

为刘永昌所铸。凡此种种而不胜枚举。

结语

金毓黻先生以其扎实的史学功底、求真的治学

态度和勤勉的探索研究，在辽金史领域做出了卓越

贡献。金先生首开宋辽金“三史兼治”的先河，实有

开拓之功。尽管囿于当时史学研究的水平和某些时

代原因，先生的认识水平未能达到今天中华民族多

元一体的理论高度，这一点不应苛求。先生的另一

重大贡献是不遗余力地将散见于浩如烟海的史籍中

的辽、金史料加以搜集和考订，尽可能地修正其中的

疏漏；先生的文献整理工作泽及后学，有铺垫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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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先生的治学精神、治学方法以及在国家危亡之

际所展现出来的爱国情怀，也同样值得我们借鉴和

学习。

注释：

①参见郭君《金毓黻生平及著作简介》，《图书馆学研究》

1985年第4期；金景芳《金毓黻传略》，《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
2期；蓝群等《著名史学家金毓黻生平事略》，《辽阳史志》1986
年第3期。

②金毓黻：《静晤室日记》，辽沈书社1993年版，第7129页。

③金毓黻：《东北通史》(上编六卷)，五十年代出版社1981
年版，第3页。

④胡正宁主编：《金毓黻与〈中国史学史〉》，南京大学出版

社2012年版，“导读”，第8页。

⑤丛佩远：《金毓黻史学研究评述》，《学术研究丛刊》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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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金毓黻：《东北通史》(上编六卷)，第3页。

⑧荣文库：《试评金毓黻的东北地方史研究》，《辽宁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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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 Yufu and His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Liao and Chin
Li Yujun Zhang Xinzhao

Abstract：Jin Yufu, who made lots of achievements during his life, is a famous historian in China and abroad in
modern times. I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Liao and Chin Dynasties, he also contributed remarkably and is actually
one of the pioneers and founders in this field. Motivated by the idea of“loving my homeland and resisting foreign ag⁃
gression”, Jin Yufu started his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Liao and Chin dynasties in his early life, where he is the first
scholar who studied meanwhile the histories of Song, Liao, and Chin. He was very good at verifying and correcting his⁃
torical literature. In his study on the history of Liao and Chin Dynasties, he referred to ancient books and records
broadly, compared historical proofs strictly and collected historical materials in every possible way. All these show his
solid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strict academic attitude. His efforts on literature collection, correction and some of his
valuable unique opinions on related social and historical issues contributed creatively to historical research on Liao
and Chin dynasties, which is greatly useful and helpful to new researchers.

Key words：Jin Yufu; the history of Liao and Chin Dynasties; the history of Northeast China phil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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